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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30日是夏衍125周

年诞辰。夏老是《新民晚报》的老
朋友、老领导，曾主编过重庆《新民
报》副刊“西方夜谭”，他在《新民晚
报》发展的几个重要阶段，起到过
关键性的作用。

■■ 夏衍《捧新民报》（19461946年）

■■ 夏衍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
夏
衍
在
上
世
纪
四
十
年
代

■■ 夏衍专栏“桅灯录”

■ 夏衍为《新民晚报》
复刊十周年题词

■■ 夏衍专栏“灯下闲话”

■ 1989年，《新民晚报》总编辑丁法章，顾问邓季惺、束纫秋在京拜访夏衍

捧《新民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夏衍从香港经桂
林入川，负责文化界统战工作，认识了曹
禺、张骏祥、吴祖光等文艺界进步人士。当
时在重庆很有影响的民营报纸《新民报》总
经理陈铭德来找吴祖光，委托他去邀请在
大后方文艺界、尤其是戏剧界负有重望的
夏衍为重庆《新民报》主编一个副刊“西方
夜谭”。吴祖光找到夏衍转达了陈的想法，
接着便同陈铭德一起去拜访了夏衍。为了
尽可能占领一切宣传阵地，扩大争民主、争
自由的影响，夏衍毫不犹疑地当即接受了
陈铭德的要求。但是他又提出，由于自身
的工作安排，只能做短期的编辑工作，不会
超过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使陈铭德感到有
些失望了。于是他们很快研究了一个新的
方案，就是在夏衍离开之后，由吴祖光来接
替“西方夜谭”的编辑任务。吴祖光当时认
为自己干不了，原因是从来没有干过这一
行，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后来商定，由他去
做夏公的学徒，学会编报的技术，然后把
“西方夜谭”接下来。吴祖光在重庆的住
处，和夏公同在一个小山坡上，两三分钟便
可走到。在那几个午后，吴祖光都是诚心
诚意地坐在夏公的卧室兼会客室的小凳子
上，看他怎样编报：选看来稿、画版面、看清
样、补空白、做最后的校对……几天之后大
致掌握了要领，一个多月以后就接编这个
“西方夜谭”了。他首先裁了一个硬纸片做
了一个从夏公那里学来的、为计算字数用
的小尺子，这是副刊编辑最需要的一个工
具。在吴祖光编“西方夜谭”期间，于1945
年11月14日发表了毛主席的《沁园春·雪》，
引起了全国范围的震动，影响极大。

1946年，吴祖光离开重庆，到上海接编
上海《新民报·晚刊》副刊“夜光杯”，就在创
刊的第二天，“夜光杯”刊登了夏衍写的《捧
新民报》，文中写道：“入川之后发见（现）了
新民报，最少在我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
情。没有长篇大论，尽可能节约公式新闻，
它把中心集中在社会新闻和反映现实的副
刊，这在大后方可以说是唯一张接触到人
民生活的报纸。”
同时，夏衍又应约以“朱儒”为笔名，在

《新民报》副刊开辟杂文专栏“桅灯录”，共
写了一百三十三篇。

1948年，《新民报》的创办人陈铭德、邓
季惺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去香港，当时
他们准备在香港办《新民报》。此时夏衍在
香港工委担任负责人，他们向夏衍请教这
一问题时，夏衍告诉他们，在重庆时期，周
恩来同志曾在一次座谈会上和他谈论到这
个问题，周恩来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
允许有私人报纸、民间报纸存在。听闻此
言，陈铭德、邓季惺决定回到上海继续办
《新民报》。

开辟“灯下闲话”专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夏衍担任文管
会副主任，主任由陈毅兼任。陈老总对他
说：文管会我当主任，实际工作由你负责，
我挂个名。当时新闻方面情况特别复杂，
所以接管工作特别细致慎重。因为《新民

报》过去和我党有联系，所以上海解放后照常
出版，一天也没停刊。不但如此，夏衍还应赵
超构、蒋文杰（后曾任《新民报》总编辑）之约，
在《新民报》副刊上开辟言论专栏“灯下闲
话”。夏衍晚年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道：

上海解放后，《新民晚报》继续刊行，当超

构同志问我：“可不可以给我们写一点？”的时

候，我请示了陈毅同志之后，便欣然同意了。

我写点杂文，当然不只是为了“过瘾”，而陈毅

同志比我想得更为全面，他鼓励我写，还说，

可以写得自由一点，不要把党八股带到民办

报纸里去，和党报口径不同一点也不要紧。

最使我难忘的是，他说：“可以用笔名，也不要

用一个固定的名字，我替你保密。”超构同志

给我辟了一个专栏，大概是叫“灯下闲话”，

每天四五百字，每隔一两天写一篇。当时上

海刚解放，市民思想混乱，黑市盛行，潜伏的

特务又不断散布谣言，因此那时写的文章主

要从民间报纸的立场，想要匡正一些当时的

时弊。当时我四十九岁，精力饱满，尽管工作

很忙，还是不断地写，记得同年九月我在北京

参加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火车上也写，会场

上也写，几乎每篇都换一个笔名，一直写到一九

五〇年四五月间，大概有一百多篇。为什么不

写下去呢？一则是忙，二则是“密”保不住，渐

渐传开了，有人讲怪话，我就主动收摊了。

其实，夏衍一直写到1950年9月，他以不
同的笔名，写了二百二十多篇“灯下闲话”。

1950年6月9日，夏衍来到《新民报》社作
报告，主要谈报纸的分工问题。他认为从晚报
和日报的分工来讲：日报的读者，主要是要了

解昨天所发生的国家、社会、世界大事，他
们要看社论、看文件，是在一天工作之前，
精神饱满时看的。晚报的读者是在一天
工作之后，精神疲倦，茶余饭后看的，所以
内容必须要轻松，即使要讲大道理，也要
用各种不同的轻松的深入浅出的方式来
讲。上海解放初期的《新民报》，版面态度
趋向严肃，但是报纸办得好，不一定是要
严肃，可是也要认清轻松并不就是浮华。

夏衍的讲话，对《新民报》编辑方针
的改革，指明了方向。
及至1952年4月，北京《新民报》由北京

市委收购，当年10月改出北京市委机关报
《北京日报》。在此之前，《新民报》成都社、南
京社已于1950年4月先后结束。《新民报》重
庆社于1952年1月自行停刊。上海《新民报》
因为夏衍的关心和支持，不但没有关停，反而
得到了加强。上海解放初期由夏衍指示创办
的两张小型报纸《大报》《亦报》并入《新民
报》，新生力量的加入并带来一万多份的发行
量，所以整合十分顺利，被称为天作之合。夏
衍等领导还到报社道贺。这之后，《新民报》
发展顺利，并在1958年4月1日改名《新民晚
报》，到1966年，发行量已达33万。
然而，“文革”来临，《新民晚报》于1966

年8月22日被迫停刊。

更上一层楼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冰雪消融，
全国人民盼来了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日子。
然而，百废待兴，乍暖还寒，许多事情还是

举步维艰。《新民晚报》何时能获得平反昭雪，
重见天日？苦苦等待中，老《晚报》人不约而同
地想到了报社原编委、副刊组组长唐大郎。这
位老报人与夏衍素有交谊，上海解放初期是夏

衍叫他出来办《亦报》，后来又是夏衍让他加盟
《新民晚报》，如今提出《新民晚报》平反昭雪和
复刊问题，作为《晚报》老朋友老领导的夏衍，
于公于私都不会坐视不顾。大家认为，转个
弯，由唐大郎以私人名义给夏衍写封信，请他
俟机向中宣部负责同志反映大家的迫切愿望。
唐大郎写给夏衍的信，原是试探口气。

其时夏衍已是中国文联副主席，他将信送给
当时由中央组织部部长转任中央宣传部部长
的胡耀邦，胡耀邦同志“圈阅”了，表示“放在
心上了”。与此同时，周光楣等老同志也给胡
耀邦写了要求复刊的信，也请夏衍转呈。夏
衍再将信送达时，胡耀邦当即批转上海市委
处理。这个关键性的批示，为《新民晚报》的
彻底平反和复刊起到了促进作用。

1982年《新民晚报》复刊后，夏衍一直很
关注。当年7月，《新民晚报》新闻版编辑张
攻非去北京探亲，找机会去拜访了夏衍。夏
衍对他说，《新民晚报》是我喜欢看的，经看。
报纸一送来，我就看。今天送来的报纸，有一
篇文章还引了我一段话（指7月19日“夜光
杯”文章《“自由谈”腰斩张资平》）。在谈到言
论时，夏衍说，报纸为维护人民的利益应该敢
于讲话，但又应该要讲在点子上。现在有两
个情况，有人是不敢讲，有的报又是乱讲。《新
民晚报》不是这样，赵超构的“未晚谭”就很
好，特别是《江东子弟今犹在》写得好。

1988年深秋，我去北京组稿，临行之前，
报社领导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去拜望夏衍老，
向他致意。
记得那天是11月1日，天气晴朗。下午3

点，我准时来到了夏老的卧室兼书房。
夏老坐在藤椅上，正在看报纸，见到我，

与我握了一下手，然后很和蔼地招呼我坐
下。话题，自然是围绕着《新民晚报》展开。
夏老说：《新民晚报》办得还是不错的，全

国评比第二（当时某机构搞了一次读者调查，
评选最受欢迎的报纸，结果是《人民日报》第
一，《新民晚报》第二）。夏老对体育新闻比较
关注，他说：《晚报》体育版还是有特点的，（汉
城）奥运会版面也不错，但奥运代表团名单没
一次登全。他说国际版也办得不错，他举了
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说可以折栏，更醒目
些。日本问题是很复杂的，大家很关心。接
下来谈到“夜光杯”，他说，《晚报》副刊也是有
特色的，但有的标题做得不够醒目。譬如前
些日子“十日谈”登柯灵的《汉城九日记》，每
天内容不同，是不是可以同作者商量，每篇另
起个标题，这样版面就有变化了。
夏老希望林放的“未晚谈”能多写。他说：现

在超构同志写得少了，（版面）自然受到影响。超
构同志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很好，你们报纸
好像没全文转载。我回答，摘要发了一部分。
夏老又问我到北京看了哪些人？当我说

到《晚报》创办人陈铭德和邓季惺先生时，他
当即说，应该看看陈铭老，前一时期病情很危
险，九十多岁的人了，对《晚报》非常有感情，
不容易啊。
不知不觉，谈话时间已超过半小时，林秘

书进来示意了一下，我不得不起身告辞。我
握着夏老的手说，我要代表全家向您致谢，我
祖父平反昭雪时，您特地送了花圈。夏老望
着我，问道：你的祖父是……我回答：是严独
鹤。夏老“哦”了一声，亲切地说：独鹤先生是
最早办报的，是真正的新闻界前辈，他很不容
易，抗战时受到敌伪威胁，仍坚持下来了，保
持了民族气节。还有张恨水先生，过去把他
归入鸳鸯蝴蝶派，对他很不公正，现在应该有
个适当评价。还提到了周瘦鹃先生，新中国
成立后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后来我在夏老
给《人民日报》副刊姜德明的信中看到，他提
出应该把“鸳鸯蝴蝶派”正名为通俗文学派。

1992年是《新民晚报》复刊十周年，我提
前给林秘书写了一封信，想请夏老题词或者
写几句话。过了没几天，她就寄来夏老的题
词：“更上一层楼”。收到题词的那天，报社正
好举行迎新年会餐，赵超老也来了，这也是他
最后一次参加报社的聚会。那天我正好坐在
赵超老旁边，于是向他汇报了夏老为《新民晚
报》复刊十周年题词的事。赵超老听了很高
兴，吩咐我们要把题词的手迹制版，在元旦当
天刊登出来。
夏老对《新民晚报》的支持与厚爱，我们

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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